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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出李商隐撰书《太原王公墓志铭》
　
张玖青

摘　要：近年陕西长安出土了李商隐撰书的墓志《太原王公墓志铭》。这是非常珍贵的文

献资料，不仅可补史之缺，而且可以据之考察李商隐的古文创作及其渊源，同时墓志也有

很高的书法价值，有助于全面深入研究李商隐文学及书法成就。
关键词：李商隐；王翊元墓志；墓志铭；碑刻

李商隐（８１２－８５８）无疑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创造力最具魅力的大诗人之一，清

人吴乔曰：“夫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①诗歌之外，李商隐亦兼擅骈文

与古文。其骈文得当世骈文大手笔令狐楚之真传，婉约雅饬，亦文亦诗，《樊南甲集》、《樊

南乙集》皆四六。李商隐的散文成就也很高，如《郡斋读书志》称赞其文“辞旨恢诡”②，宋

人谢采伯在《密斋笔记》中也说：“李义山作《李贺小传》、《白乐天墓碑》、《刘叉传》，文体奇

逸，不应止取其诗。”③然因其散文作品存世不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樊南文的研究。
近年陕西长安出土《唐故云麾将军右龙武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太原县开国

公食邑一千五百户 太 原 王 公 夫 人 陇 西 李 氏 合 祔 墓 志 铭 并 序》（以 下 简 称《太 原 王 公 墓 志

铭》），系“李商隐撰并书”。对于李商隐研究来说，这方新出墓志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李商隐

文的认识和理解，也使我们千载之下得见李商隐书法真迹，确是难得的珍贵文献。

一、墓志考辨

原墓志现藏西安交大艺术博物馆，拓片尚未刊布，现仅据钟明善先生公布之碑文加以

探讨④。先迻录碑文如下：
唐故云麾将军右龙武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公食邑一
千五百户太原王公夫人陇西李氏合祔墓志铭并序

李商隐撰并书
公姓王氏，讳翊元，字子慎，年四十五，元和十五年闰月三日卒升平里第。从

■先太师成公讳栖曜葬万年曹村。大中二年十二月一日，■夫人陇西李氏卒。
明年，其孤琯卜开而祔，得兆曰：绝气废辰，祸害之原，法当一子，□又无孙，复坎
而繂，不利旧新。琯惧而号，徙于鲍村，斩地八十亩，龙虎鸟龟，盘抱平行，用八月
十五日祔，辰在丙申。■公，■成公第四子，善养，喜书知兵，终■父母世不肯以
前太原参军选。元和初，镇州反，■天子命取之。贼牢未动，诸侯兵进退将望，立

①
②
③
④

吴　乔：《西昆发微序》，转引自刘学锴等编《李商隐资料汇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２６５页。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９１０页。
引自刘学锴等编《李商隐资料汇编》，第８３页。
钟明善：《李商隐〈王翊元夫妇墓志铭〉》，载《第八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 物 出 版 社２０１１年，第
２９２－２９９页。但其断句有不可解之处，则于文中以按语形式加以校改，不再另行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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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不定。■公曰：是可以有为。始起于潞。及卢从史有谋，■公因持奏入谒■上曰：潞有平原
可战，有积谷可守。其土种马而原蚕，其人利斗而尚决，耐塞（按：当为“寒”）而廉食，真赵魏屏
也。■陛下何至尽其地为卢氏□携□耶？■上曰：取之若何？■公密陈如此如此。■上悦，
曰：汝之先以一箭射杀邢超然，后又射杀袁晁，蹙萧庭兰众，套（按：当为“夺”）取李灵曜信旗，佑
韩滉修理职贡。故■孝文立龙武，使为将军。汝勉之！■公辞出，至潞，以乌重胤深重可付事，
因出■上意。重胤曰：健兵皆不在牙下，奈何？■公曰：茅（按：当为“第”）无虑。承漼且至，有
兵。既而承漼至，会从史。前五日博得枭，使不胜者出负酒，且大哥舞。■公掌樽居中，约承
漼。食时伪醉。重胤自外入，立缚从史。事定，历左龙武、左羽林将军。恶窦中官以钱财交涉
将吏，奏逐之。十年坐交游，遂为卫将军。明年复为左龙武，转右龙武，加御史中丞。十三年，
哭其弟参元，得疾不医，至是闻■上崩，遂绝。当时文章人盛有诗诔，言■公忠孝。■夫人讳灵
素，字内德，赠仆射夷肃女。年十九，归■公。琯有弟璥，为武宁尉，蚤死。三女嫁李氏，一女嫁
郑氏。■父殁且久，■公之仲兄赠司徒公，长善，始有征伐，为大诸侯。■夫人多留京师，奉■
宗庙，训理吉凶。族姻归师，恪恪愔愔，以为本表。晚受道箓，通佛书，融冶真玄，诣绝至极，由
沃云渕月，高旷舒爽，无一涓缕际于嚣邪。噫！古人称女师者何少也耶。琯既以名字为鄜御
史，■夫人恒谓曰：■先舅姑时，我曾梦黄人引我于华岳，见天仙所乘辎軿，神光合开，欣响有
得，汝其求为华阴令，以偿吾梦。琯求得之，罢三年，寿七十。铭曰：

車龙武之孝，始于门户，翦扫庖烹，以事■父母。■妣考之思，窆荐以时。由孝为忠，■成
公之遗。恒阳不来，得罪■天子。帝怒曰师，往潴其垒。众曰■帝武，取彼暨此。附恃挟从，缩
壳藏尾。■帝有韩西，堕于从史。呼 其下，将麾以起。■公骇曰唉，走马来朝。■帝能其言，
前属之筹。■公曰有谋，可使溃销。不俾众惊，一夫之趫。■帝曰繄汝，勿缓汝劳。■公复来
归，不漏议语。得乌重胤，让告使取。赋（按：当为“贼”）在在轞，■公首其机。人曰师余，■公
道以归。■帝嘉其来，曰书乃勋。往践而父，北门四军。■天子之毗，戎仪鲜鲜。自百而万，
袍豹韀。■庚子国忧，病不果班。曰此下壤，吾弟是先。有医有巫，靡用告诉。乃诏家人，汝视
丧具。讫孝讫忠，■君亲之故。■夫人之生，明德是经。配聿其才，守龟之灵。维琯无辜，不宁
妇子。孝不得传，愈饬愈理。后三十年，冈紊绳纪。谁为彤管，赐尔箴史。维此新丘，其庆弥
弥。■神合福孽，后世之紀。也矣章詩，忠孝是哀。

宜阳鱼元弼刻
墓志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８４９年）。在许多方面，墓志可以与史相参或补史之阙。

根据墓志，可知志主王翊元是王栖曜的第四子。王栖曜，两《唐书》有传，以武功拜将。关于王栖曜

的子嗣，本传只提到王茂元，即李商隐的岳父。而据墓志可知王栖曜至少有五子，其四子王翊元、五子王

参元。而王茂元是王栖曜的次子，李商隐在王翊元的墓志中说“公之仲兄赠司徒公”即是指王茂元。
关于志主王翊元，传世文献记载比较简略。两《唐书》无王翊元传，只在《裴垍传》记载平卢从史之乱

时提及过他。如《旧唐书·裴垍传》：“后从史遣其衙门将王翊元入奏，垍延与语，微动其心，且喻以为臣

之节，翊元因吐诚言从史恶稔可图之状。垍遣再往，比复还，遂得其大将乌重胤等要领。”①似乎王翊元

参与平乱乃是裴垍劝诱之结果，至于其如何得到乌重胤等人的支持，史书也缺载。根据墓志，知王翊元

参与平乱态度非常积极，并在争取乌重胤支持以及“约承漼”、“缚从史”的行动中也立下大功。也许李商

隐在墓志中有褒美之嫌，但大体应该与事实相符。因为李商隐在墓志中明确说王翊元死后，“当时文章

人盛有诗诔言公忠孝”，虽文献缺载，但当非虚言。而且墓志记载擒拿卢从史之后，王翊元因功“历左龙

武、左羽林将军”与《册府元龟》卷一二八《帝王部·明赏二》记载相符：
五年四月，以昭义军都知兵马使、潞州左司马兼御史中丞乌重裔为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充河阳三城怀州节度等使，以节度使卢从史潜通镇州王承宗，重裔镇抚，军情无变，行赏典也。

·８９·

①《旧唐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９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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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昭义将王翊元起复左龙武军将军知军事，王献为右神武军将军知军事，以功次重胤也。①

正是本着“不虚美，不隐恶”之史家实录精神，李商隐在墓志中还记载了王翊元“十年坐交游，遂为卫

将军”之事。这与《册府元龟》卷九二五载相合：
苏表，元和中以《讨淮西策》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见，以监察御史宇文籍旧从事，使召表而

讯之。因与表狎。后捕驸马王承系，并穷按其门客，而表在焉。表被鞫，因言籍与往来。故籍坐
贬江陵府士曹参军，又贬左卫骑曹参军杨敬之为吉州司户参军，右神武仓曹韦衍为温州司仓参
军，秘书省正字薛庶回为郴州司兵参军，太子正字王参元为遂州司仓参军，乡贡进士杨处厚为卭
州太邑尉，并坐与表交游故也。左羽林将军王翊元坐月给苏表钱三千，左授右领军卫将军。②

元和十年六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朝廷下诏谴责王承宗罪恶，绝其朝贡。十一月，
宪宗诏发振武兵２０００人，会同义武军征讨王承宗。十二月，王承宗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深受其害，
争相上表请讨承宗，故宪宗下诏进讨之。王承系是王承宗的弟弟，娶顺宗之女阳安公主，受王承宗牵连，
被贬远方。据《册府元龟》记载，苏表为王承系之门客并受其连累，而王翊元也因给苏表月钱被贬官。

关于王翊元的夫人，李商隐在墓志中只提到了她“融冶真玄诣绝至极由”的佛道修养，以及“无一涓

缕际于嚣邪”的高尚人品，为我们研究唐代女性的佛道信仰又提供了一份新的资料③。
此外，李商隐在墓志中也提到了王参元，这很有价值。文献记载，王参元与柳宗元、李贺等许多著名

文学家交厚。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④，称赞参元“读古人书，为文章，善小学”，但因为“家有积

货”而遭人畏忌，以致“不能出群士之上”。文章中，柳宗元特别称赏王参元的文章《醉赋》及《对问》，可见

参元之文采。李商隐在《李长吉小传》中，也提到王参元与李贺、杨敬之等友善⑤。又，李商隐《代仆射濮

阳公遗表》中，提到王茂元与季弟参元“俱以词场就贡”⑥；《墨薮》、《书史会要》、《御定佩文 斋 书 画 谱 目

録》等并载参元工翰墨。所以，王参元应该是一位多才多艺但又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刘学锴、余恕诚

先生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考证王参元生平仅据李商隐《代仆射濮阳公遗表》，认为王参元为王茂元的

季弟，不确，当为其五弟。而且根据墓志，又可知王参元受苏表案牵连被贬遂州司仓参军，并于元和十三

年因病而亡。

二、墓志的文学价值

史学价值之外，李商隐的这篇《太原王公墓志铭》还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概括地说，这篇墓志的文学

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墓志本身写得十分精彩，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古文佳作；二是墓志对于我

们探讨李商隐的古文成就，尤其是其古文渊源很有价值。
先看墓志的文学性。就体例而言，一般的墓志写法多是遵照讳、字、姓氏、乡邑、族出、行治、履历、卒

日、寿年、诏赠、谥号（册封）、妻、葬日、葬地等这样的顺序依次写来，比较程式化。而李商隐的这篇墓志

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打破了常规，它并不是简单地罗列志主一生的事件，而是依据表现人物的需要取舍

事件，安排详略，用史传文学的手法来写人叙事。
作者先用“善养喜书知兵”对志主王翊元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便重点描述其参与平乱这一人生中

最重要也最为光彩的事件。元和初，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反，而朝廷讨伐并不顺利，一方面是“贼牢未动”，
而“诸侯兵”也逡巡不前。此时身为卢从史牙将的王翊元审时度势，曰“是可以有为”，言辞干脆利落，显

示其欲建功立业，报效朝廷的忠勇之心。而当领命讨贼的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有不轨之心时，王翊元便借

“持奏入谒”之机极力游说宪宗除去卢从史，以绝后患。众所周知，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强大，朝廷对各

节度使也颇为忌惮。墓志中，宪宗称潞为“真赵魏屏”，并以试探的语气说“取之若何”，便是这种忌惮的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册府元龟》（校订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０１页。
《册府元龟》（校订本），第１０７３３页。
有学者专门利用墓志讨论唐代女性的宗教信仰，如焦杰《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见《柳宗元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８６２－８６４页。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２２６５页。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６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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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当王翊元“密陈如此如此”之后，宪宗便下定了除去卢从史的决心。而成功擒拿卢从史，王翊元的

作用尤为突出。史书记载王翊元从京师返回军中，“遂得其大将乌重胤等要领”，但细节不明。而墓志则

详述王翊元如何依据自己的观察，选中乌重胤作为突破口，打消其疑虑，因此成功地策反了乌重胤。而

抓捕卢从史也离不开王翊元“掌樽居中”的巧妙安排，其中“不胜者出负酒，且大哥舞”、“食时伪醉”都是

精心设计的妙局，尤其能表现王翊元的沉着与智慧。擒拿卢从史之后，王翊元因功授官。墓志接着又记

载了王翊元奏逐“以钱财交涉将吏”的窦中官，元和十年坐交游被贬事件，元和十三年哭其弟王参元事以

及元和十五年“闻上崩，遂绝”等事，但这些都是一笔带过。
墓志在叙述王翊元一生事迹时，非常注意材料的取舍及详略的安排，写法也非常灵活。例如，献计

擒拿卢从史是志主王翊元一生最为重要的事件，故李商隐便详细记述。在写到王翊元入谒与宪宗密谋

时，李商隐采用了虚实相生的写法。说王翊元献计用虚笔，以“密陈如此如此”代替；述宪宗以王栖曜之

事劝勉王翊元则用实笔，其详实如同王栖曜的传记。而宪宗之所以借其父王栖曜勉励王翊元实际上是

对王翊元忠心及献计的嘉许，这反过来又填充了上文“密陈如此如此”这一虚笔留下的空白，可以看出商

隐为文之匠心。而叙述诱捕卢从史的过程，李商隐的叙事颇能举重若轻。原本紧张激烈的场面，在李商

隐的笔下却写得风轻云淡。不仅三言两语便说服了乌重胤，似乎捉拿卢从史也不费吹灰之力。而这也

可从侧面烘托了王翊元的智谋，说明他安排巧妙，从而彰显了其平乱之功，故曰“公首其机”。
整篇墓志读起来颇富传奇色彩，这是因为李商隐在墓志中运用了类乎小说的笔法。墓志开篇便记

载了王翊元之子琯卜兆之事，详述卜辞，且写琯之“惧而号”。就墓志写作而言，这一段内容并无太大意

义。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增加这一段内容则增强了墓志的传奇色彩，很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在记述擒

拿卢从史时，看似平静的叙述，实则紧张之极。所以李商隐在描述“不胜者出负酒”、“大哥（歌）舞”、“伪

醉”等情节时，实际上是在叙述一段历史的传奇。墓志写王翊元的夫人李氏时，在结尾处特意加上“圆

梦”一段：

琯既以名字为鄜御史。夫人恒谓曰：先舅姑时，我曾梦黄人引我于华岳，见天仙所乘辎軿，
神光合开，欣响有得。汝其求为华阴令，以偿吾梦。琯求得之。
王妻李氏虽兼通佛、道，但似乎更虔心于道，故李商隐称之为“沃云渕（渊）月，高旷舒爽，无一涓缕际

于嚣邪”，完全是道家语。因为其虔心道教，所以才有“偿梦”之事。与琯卜葬类似，这样的内容出现在墓

志中实际上并没有必要，甚至有点不伦不类。唯一的解释便只能是作者为了让墓志读起来更有趣，赋予

了墓志更多的传奇色彩。
墓志的铭文部分纯用四言韵语，而且明显系模仿《诗经》的《雅》诗，如“公骇曰唉，走马来朝”，“帝曰

繄汝，勿缓汝劳”等语，有《大雅·文王》、《绵》等诗的风神。而有些语句则又写得委婉传神，同样内容较

志文更加传情。如王参元之死，王翊元非常伤心，但志文只写了“十三年哭其弟参元得疾不医”。在铭文

中则曰“曰此下壤，吾弟是先。有医有巫，靡用告诉”，较志文更加委婉凄恻，更显兄弟情深。
其次，我们再看这篇墓志对于探讨李商隐古文的价值。《樊南甲集序》中，李商隐说：“人或目曰：韩

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徐树谷笺：“樊 南 之 诗，不 师 汉、魏，而 师 少 陵；其 文，不 师 班、
马，而师昌黎；其四六，不师徐、庾，而师彭阳。平生述作，于数语见之。”①可见，李商隐认为自己的散文

创作，受到了韩愈的影响。而对于韩愈的碑志创作，李商隐尤其瞩目。在李商隐的《齐鲁二生》中，刘叉

称其得之于韩愈的钱财为韩愈谀墓所得。但我们认为，这里的“谀墓”并非是李商隐对韩愈墓志文的评

价，甚至也不能看作是刘叉对韩愈墓志文的评价，更确切地说应该看作是当时人们对墓志的一般看法。
在《韩碑》一诗中，李商隐则高度赞誉了韩愈《平淮西碑》。所以他的《韩碑》诗显然模仿了韩愈诗，文辞古

茂典雅，笔力矫健，被人认为可继韩愈的《石鼓歌》②。考虑到李商隐对韩愈墓志铭创作的接受，我们有

理由相信李商隐的墓志铭创作受到了韩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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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１７１６页。
何　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２４７页。



张玖青：试论新出李商隐撰书《太原王公墓志铭》

关于韩愈的墓志创作，清人章学诚说：“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
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臻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

师。”①其说有理。盖初盛唐时期的碑志创作，主要还是因循六朝旧制而缺乏变化。内容多歌功颂德之

泛泛语，无“质实”之内容，形式仍以骈偶为主。而到了韩愈、柳宗元时期，墓志创作之所以呈现出新风

尚，或与古文运动之兴起同调。《旧唐书·韩愈传》载：“（愈）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

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

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②此与上引章学诚之论大同小异。
因为把墓志当作人物传记来写，并要实践自己的古文创作主张，故韩愈的墓志铭创作具有很高的艺

术水准。其墓志几乎都用散体而不用骈体，写人达到“一人一样”的“绝妙”效果，并在叙事中融入小说创

作的笔法③。从这方面来看，李商隐的墓志创作与韩愈同调。在李商隐文集中，其所作私人墓志严格意

义上只有为白居易所作的《太原白公墓碑铭》④。这篇墓志中，李商隐也是以传记文学的笔法写了白居

易一生中的重要行事，其中记载白居易一生下来就能展书指“之”、“无”，且纵横不误。又记载了白景受

问白居易“白氏何以无相”，白居易笑曰“汝少以待”，后白敏中果然为相等，皆奇而趣。在《太原王公墓志

铭》中，李商隐同样用传记文学的笔法，记载了卜葬、平乱、圆梦等奇趣之事。尤其是作为骈文高手，李商

隐的这两篇墓志都不用其最擅长的骈体，却用散体，反映出他对古文的态度。凡此皆可以看出李商隐墓

志受到了韩愈很大的影响，其《樊南甲集序》所言不虚。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篇《太原王公墓志铭》为我

们考察李商隐古文创作与韩愈的渊源承受关系，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证据。

三、墓志的书学价值

这方墓志的出土不仅有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也有很高的书学价值，我们可以据以考察李商隐的书

法成就。
关于李商隐的书法作品，文献有零星记载。如王禹偁《商於驿记后序》载：“会昌中，刺史吕公领是

郡，新是驿，请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韦琮文其记，太子宾客柳公权书其石，秘书郎李商隐篆其额，皆一

时之名士也。”⑤又，李商隐《谢书》：“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 韬》”，冯 浩 注 引：“宋 高 似 孙《砚

笺》：杜季阳端石蟾蜍砚篆‘玉溪生山房’，李商隐砚也。《春渚纪闻》：紫蟾蜍，端溪石也。无眼，正紫色，
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吴兴陶定安世家，云是李义山遗砚。其腹疵垢，直数百年物也。后以

易向叔坚拱璧，即以进御，世人不复见也。”⑥又《宣和书谱》卷三载：
观其四六藁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声律，笔画虽真，亦本非用意。然字体妍媚，意气飞动，

亦可尚也。今御府所藏二：正书《月赋》、行书《四六本稿草》。⑦

成书于南宋淳熙十二年的《淳熙秘阁法帖》卷七也收有李商隐的书法作品。清人王澍考证曰：
石刻铺叙云：淳熙秘阁法帖十卷，淳熙十二年三月被旨模勒入石，皆南渡后续得晋唐遗墨。

卷首则钟繇、王羲之帖；次则羲、献书《内黄庭》小楷，后有“臣褚随良临”五字；三卷则欧阳询、萧
瑀、褚廷诲、孙思邈、狄仁杰、张旭、颜真卿七贤书；四卷则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状；五卷李白、胡
英、李邕、白居易帖；六则张九龄《三相》暨李绅《告身》；七则李阳冰篆，李德裕、毕諴、李商隐书
……⑧

凡此种种，皆可以证明李商隐的书法水平应该很高。然而宋代以后，大概李商隐的书法作品皆已失传，
故不见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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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７６页。
《旧唐书》，第４２０３～４２０４页。
蒋　凡：《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小说”观》，载《学术月刊》１９９３年第１２期。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１８０７－１８１０页。
引自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编《李商隐资料汇编》，第１１页。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３９页。
《宣和书谱》，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８１３册，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王　澎：《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十一，《四部丛刊》三编《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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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太原王公墓志铭》局部

然地不爱宝，这 方 新 出 墓 志 使 我 们 得 见 李 商 隐 书 法 真 迹。从 拓

片看，李商隐的书 法 端 庄 儒 雅，秀 整 而 雄 劲。方 笔 坚 劲 峻 峭，但 转 折

处又圆润含蓄，有 藏 锋 之 美。颜 筋 柳 骨，形 瘦 实 腴，具 有 很 高 的 艺 术

水平。《宣和书谱》评其行书“字体妍媚，意气飞动”，用以评价这篇用

正体书写的墓志也同样合适。整个墓志穿插避让合理，“直可与裴休

《圭峰定慧禅师碑》相媲美”①。李商隐书法于晚唐书家中卓然独立，
也可自成一家。也许正因为如 此，所 以 柳 公 权 书《商 於 驿 记》也 虚 额

以待商隐。
尤其值得关注 的 是，李 商 隐 在 大 量 使 用 异 体 字。根 据 钟 明 善 先

生论文提供的资料，在这篇一千多字的墓志中共有五十六个异体字。
钟明善先生认为李商隐在墓志中大量 使 用 异 体 字 是 为 了 避 开“一 字

万同”之弊以求得活泼多姿的韵致。但另一不可忽视的事实，墓志中

的异体字几乎都来自唐以前的碑刻，尤其是魏碑。试举几例：
“因”作“囙”，见于《魏孝文帝吊比干文》
“嚣”作“嚻”，见于《魏元演墓志》
“射”作“ ”，见于《魏崔隆墓志》
“渊”作“渕”，同于《隋唐世荣墓志》
“栖”作“拪”，同于《隋董美人墓志》

由此我们 不 难 推 断，李 商 隐 非 常 熟 悉 前 代 碑 刻。这 又 是 为 什 么 呢？

或者说这又可以 说 明 什 么 问 题 呢？我 们 认 为 至 少 有 两 点。首 先，这

可以说明李商隐是墓志撰写的高手。尽管李商隐传世的文集中墓志之作相对较少，但并不能说明李商

隐不善此道②。今存之李商隐文主要为骈文或是限于其文集编撰体例，因为李商隐生前自编的《樊南甲

集》、《樊南乙集》都只收骈文。而《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著录之李商隐散文作品集均佚，
故不能根据李商隐文集中少碑志作品便断言其非碑志方面的“作家”。

其次，李商隐著有《字略》一书③。《字略》原书已佚，部分散见于《汗 简》和《古 文 四 声 韵》。李 商 隐

《字略》一书主要收录古文，而且其中一部分古文来自六朝碑刻。与之相类，这篇墓志中的异体字也有相

当一部分来自古文。如“嚣”，金文作“ ”见中山王鼎，楚简与之同，如包山简。“射”写作“ ”，与《说文》
所引古文同。由此可见李商隐精通文字之学，而传世文献如郑樵《通志·艺文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

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等记载李商隐还有《蜀尔雅》一书，亦可为一佐证。由此我们推断李商隐应该精

通小学，其当年任教太学或与此有关。所以，李商隐不惟是成就卓著的文学家、书法家，也是一位学识渊

博的学者。

以上我们从史学、文学、书学等方面对新出的李商隐撰书的《太原王公墓志铭》作了简单地考证。当

然，这方新出墓志的价值或远不止于此。比如李商隐在墓志中对志主王翊元参与平乱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这或许可以有利于我们讨论李商隐对待朝廷平叛的态度，及其与牛李党争关系的问题。但限于篇

幅，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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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钟明善：《李商隐〈王翊元夫妇墓志铭〉》。
谢思炜《李商隐与白居易》（《文学遗产》１９９６年第３期）根据李商隐文集中私人碑文不多，而且非高位者，推断他撰碑之事罕见。
曹建国、张玖青：《李商隐〈字略〉真伪考辨》，载《文学遗产》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